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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要去看原始森林，你说这悉尼哪有什么原始森林，起码得开车跑上几天，进入这澳洲

大陆的无人烟之地。再说飞机上也都看过了，一片褐红的旱海拢起些像鱼骨头样嶙峋的山脊，

一飞几个小时都是如此，哪有什么原始森林?她摊开游览地图，指着一个个绿色块说：“喏，

这不就是!” 

“这都是公园，”你说。 

“国家公园就是自然保护区，”她硬说，“里面的动植物都保持原生态!” 

“还有袋鼠?”你问。 

“当然!”她答。 

“那得到动物园里去看。这不是你们法国，把狼从世界各地买来，圈到一个地方，让它们

窜来窜去供游人观看。”你拗不过她，只好嘟嚷，”这得找戏剧中心的朋友弄个车。” 

  你又说是他们请来排演你的戏，同他们才认识，不便这样麻烦人。可她说有火车直达，

手指在地图上从市中心的中央车站，划到皇家国家公园那一块绿色边上。 

“喏，这就有一站，巴特兰。你瞧，这很容易去!” 

  她，茜尔薇，剪个短发，男孩子头，像个中学生，显得比她实际的年龄年轻得多，可过

于饱满的臀部透露出早已是个十足的女人。你烤了块面包，咖啡加奶，而她只喝黑咖啡，绝

不放糖，也不吃面包和奶油，保持线条。 

  你们从住的小楼里出来，她突然想起又跑回房里拿了浴巾和游泳衣，说是穿过公园，国

家自然保护区公园，可直达海边，没准还能游泳晒太阳。 

  从中央车站到巴特兰火车直达。一个小站，没几个人下车，出了站，一个小市镇，森林

还不知在哪里。你说得问问，回到出站口问售票员：“  去原始森林怎么走?公园，皇家国家

公园!” 

“还得再坐一站，到罗福图斯，”小窗口里的售票员说。 

  于是再买票进站。二十多分钟后车来了，可这车不去罗福图丝，得再下一趟。 

  又等了半个小时，广播里说，下趟车晚点，请到另一边的站台去等。她去问站台上的调

度员怎么回事，那大胖子说： 

“等吧，等吧，车会来的。”值班室的门便关上了。 

  你提醒她，你们刚到澳大利亚的那天，人就告诉过你们，从悉尼到墨尔本坐火车的话，

两天、三天，一个星期，没有准的，他们从来不坐火车，不是乘飞机就宁愿开车。你说大概

得等到天黑。而她，茜尔薇，走来走去，有点神经质。他叫她坐下，她也坐不住。 

“到售货机去买包花生米或是那油腻腻的澳洲特产，那小圆桌，叫什么?”你故意逗她，她

不理睬你了。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车终于来了。 

  罗福图斯。出了站，一个更小的市镇，也是灰涂涂的，铁轨之上的天桥挂了条横幅：“欢

迎参观有轨电车博物馆”。 

“去不去?”你问。 

  她不理你，跑回售票处问，然后向你招手。你回到出站口，窗里的售票员连连摆手示意，

让你们再进站，你问她：“这原始森林在站台里?” 

“人说的英语你不懂!”她说。 

  你再进站时用英语对售票员说了声谢谢。她瞪了你一眼，笑了，气已化解，向你解释，

人说的是从站台里边走更近。得，你跟她越过铁轨，走在修路的石块堆上，站台上一位穿制

服的值班员望着你们，你便大声问：“公园?皇家国家公园在哪里?” 

这英语你还能说。他指指你们背后一个断了栏杆的出口。 

  你们到了公路上，有的是急驰而过的汽车却没有行人。火车站的围墙上有块大牌子，写

的“有轨电车博物馆”，还划了个箭头。你们只好去这博物馆问路。高高的门框里一间相比之

下玩具似的小木屋，钉的牌子上写明了参观的票价，成人和儿童票价不同，票房里却没有人。

一片空场子上铺的小铁轨，停了一节老旧的有轨电车，木板车厢，油漆剥落。一个女人领着

十来个小孩子围住了一位戴绣边大盖帽的老人，正在讲解这电车的历史。等老人终于讲完，

女人领孩子们上了车，他转身手抬到帽沿向你们行了个礼。茜尔薇说明来意，老人双手一摊

说：“这里就是国家公园，到处都是，你们和我，我们这博物馆，都已经在公园里!” 

  他手比划的所谓博物馆，指的是门框内场地上停的这节老旧的有轨电车。 

“那森林，原始森林呢?”剃男孩子头的茜尔薇问，在这戴大盖帽高大的老人面前更像个女

孩。 

“都是森林——”他再转身指指公路那边的桉树林子。 

  你止不住笑出声来，茜尔薇狠狠瞪了你一眼，又问老人：“从哪里进去?” 

“哪里都可以进去，你们也可以上车，每人五澳元，你们都是成年人。” 

“毫无疑问，”你掏出钱包，问，“这车也进森林里去?” 

“当然，这是来回票，票钱可以先不付，你们看了要满意的话再付。要不满意，也可以自

己走回来，不是很远的。” 

  老旧的电车叮当一声，便起动了，铃声不老，倒很清脆。你同车上的孩子们一样，很开

心，茜尔薇却撇了一下嘴，可也没有理由不高兴。车进入林子里，桉树，桉树，各种不同品

种的桉树，你横竖也辨认不清。树干有棕红的，棕 黄的，青黄的，有才脱皮的，也有一片失

过火烧得焦黑，枝干扭曲，树梢像散乱的长发在风中飘摇，有点鬼怪味。一刻钟后，到了轨

道尽头。 

“看见袋鼠没有?”你故意逗她。 

“好，你嘲弄我，我就要找出一只叫你看看!” 

  茜尔薇跳下车来，跑进立了根牌子箭头指向问讯处的一条小路。你在路轨边坐下。过了

好一会她怏怏的回来了，手里捏了几张说明书，说有小路到海边，可还得走几个小时。太阳



已偏到林子上方不高处，快下午四点了，她望着你不再拿主意。 

“那就原路回去吧，总算也参观了有轨电车博物馆，”你说。 

  你们同这批孩子又上车回去，她不再理你了，好像是你的过错。再到车站，乘上回悉尼

的火车，空空的车厢里她在椅子上躺下。你察看旅游图，发现中途经过的一站克罗努那，就

在海滨。你提议马上下车，把她拖了起来。 

  出了站不远果然就是海滩，夕阳下海水深蓝，雪白在大浪滚滚，一道道扑向沙滩。她换

上游泳衣，背上的带子一下拉断了，懊恼得不行。 

  “找个裸体浴场去，”你只好逗她。 

“你不会生活!”她冲着你叫。 

“那怎么办?” 

  你说你把游泳裤的带子抽出来代替。 

“你呢?” 

“就在沙滩上坐着，等你” 

“这多不好，你要不下水，都不下!” 

  她其实很想，可又要显得通情达理。 

“可以把鞋带子解下。”你急中生智。 

“是个好主意，你还不笨。” 

  你终于用鞋带把她的乳房兜住，她使劲亲了你一下，便跑进海水里。海水冰凉，你才下

到齐膝盖处便直打哆嗦。 

“真凉呀!” 

  她边喊便迳自扑向白花花的海浪。 

  远处，海湾左边尖端，礁石外，有几个男孩在冲浪。再远便是墨蓝的深海，一条条涌起

的白浪消失了，又再涌起。夕阳被云遮住，海风吹来，更凉。近处游泳的大都上来了，沙滩

上躺的坐的人也起身，拎上东西，差不多走光了。 

  你从沙地上爬起来，套上衣衫，朝海望去，见不到她的头影了，冲浪的那几个男孩也都

爬上了礁石。你有点担心，站起来望，似乎有个小黑点在远处时不时泛起的白浪花之间，好

像还在向深海里去。你开始不安，波浪上的反光不那么明亮了，这浩瀚的南太平洋海天之间

也趋于暗淡。 

  你同她认识不久，并不了解她，这之前只睡过几觉。你说起有朋友邀请你来排个你的戏，

她便安排休假同你来了。她别别扭扭，你说不上是不是爱她，可又令你迷惑。她有好几个男

人，如她所说都只是伙伴。”性伙伴?”你问。她并不否认，也许正因为如此才特别刺激你。

她说她反对婚姻，她同一个男人同居过好几年，还是分手了，她不能为一个男人所有，你说

你很赞同。她又说不是不希望有个稳定的关系，要稳定得双方都稳定，可这很难，你说你也

同感，这就有共同之处。她得活得透明，同你第一次上床过夜这话她就说了，也说到她有过

的和现在仍维持的性关系。两性关系诚实是最重要的，你也肯定这一点。她诚实，所以刺激

你。 



  远处的海面已看不清楚了，你焦燥不安，抬头向岸上张望，看看有没有救生员值班。她

却从侧面绕过来，见你看见了她，便站住了，嘴脸冻得青白。 

“看什么呢?”她问。 

“找救生员。” 

“不是看个漂亮女人吧?”她笑嘻嘻问，直打哆嗦，身上全起了鸡皮疙瘩。 

“倒是有一位，金黄金黄的头发，刚才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你喜欢金发的女人?” 

“也喜欢粟色的。” 

“混蛋!” 

  她轻轻骂了你一句，你倒开心笑了。 

  你们在一个意大利小饭馆吃的晚饭，玻璃橱窗上画了个粉白的圣诞老人，餐桌上方垂挂

的一条条苍绿的纸做的松针，圣诞节就要到了，这南半球还差不多是夏天。 

“你心不在焉，跟你出来玩真没劲，”她说。 

“玩不就是休息?不必有特定的目的，”你说。 

“那么，也不必同个特定的女人，谁都行是吗?”她从酒杯后盯住你。 

“刚才都急坏了，差一点要去报警!”你说。 

“那也晚啦，”她放下酒杯，摸摸你的手，说，”我故意吓唬你的，你是个傻瓜，让我教你

怎么生活吧!” 

“好的，”你说。 

  那一夜，你同她做爱凶猛。 


